
中国人物画的写实传统源远流长，至唐代达到第一

个巅峰。这一时期的人物画突破了此前服务于政治教

化与道德劝诫的局限，开始广泛描绘帝王将相、贵族生

活与仕女日常，展现出极强的写实能力。阎立本的《步

辇图》如实记录了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臣的历史场景，张

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生动再现了杨贵妃姐妹春日出

游的奢华气象，而周舫《挥扇仕女图》中女子若有所思的

神态，则透露出宫廷生活的寂寞与空虚。这些作品不仅

追求形似，更注重“以形写神”，通过外在形象传达内在

神韵，体现了唐代人物画的高度成就。

无独有偶，在西方，直到700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才

在艺术理念上出现了与唐代相似的变革。中世纪艺术以

宗教为核心，人物形象程式化、平面化，强调神性而遮蔽个

性。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动下，艺术家开始关注现世生活

与个体价值，试图通过科学观察和艺术表现来再现真实的

人与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复兴并非彻底脱离宗教题

材，而是将“人”的情感与真实融入神圣叙事——乔托的

《哀悼基督》将现实人物的情感与体积感引入宗教场景；马

萨乔（Masaccio）在《纳税银》中直接以朋友为原型绘制门

徒；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以佛罗伦萨市民妻子为模特，开

创了世俗肖像画的新高度；提香的《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则

将神话人物置于现实生活环境中，展现世俗之美。

唐代与文艺复兴，虽相隔数百年，却在各自的文化

土壤中生长出对“写实”的共同追求。所不同者，唐代写

实重在“神韵”的捕捉，通过对人物神态、动态的精准把

握传递内在精神；文艺复兴写实则依赖“科学”的支撑，

借助解剖学、透视学与光影法则实现对客观世界的忠实

再现。二者殊途同归，共同将人物画（肖像画）推向了艺

术史的高峰。

有趣的是，唐代绘画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常以“以大

从小”的尺度差异体现尊卑秩序——帝王像大于侍从，

如：《步辇图》中帝王像明显大于侍从。文艺复兴绘画中

以神为构图中心、光影聚焦突出主要人物，如：拉斐尔的

《圣礼之争》，虽形式各异，却都是服务于画面叙事需要

的艺术自觉。

受丝绸之路影响，唐代人物画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

础上实现了艺术突破，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引入并融合

了西域的“凹凸画法”（即晕染技法）。这种技法通过色

彩的深浅晕染制造明暗对比，使人物形象更具立体感和

生动性，突破了此前中原绘画主要依赖线条造型的表现

手法，增强了物象的真实感和体积感。

外来技法的引入促使唐代画家从“以形写神”的传统

转向更注重光影、体积与空间感的表现。这种审美变革

不仅体现在佛教绘画中，也渗透到仕女画、贵族肖像等世

俗题材——如《捣练图》《簪花仕女图》中人物面部的淡彩

晕染，隐约可见西域技法的痕迹。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

的两种风格并称于世：“曹衣出水”源自中亚画家曹仲达，

衣纹紧贴身体，如湿衣裹体，体现了外来技法的写实倾

向；“吴带当风”则代表本土写意风格，衣带飘逸、笔势圆

转，二者并称，恰是文化融合的生动写照。唐代人物画的

工笔重彩传统亦深刻影响了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绘

画发展，五代《韩熙载夜宴图》、宋代院体画皆可见其遗风。

至明代，随着西方绘画的传入，中国肖像画的写实

性进一步升级，具体表现在结构、光影和透视三个方面。

曾鲸（波臣派创始人）的肖像画被评价为“如镜取

影，妙得神情”，其作品通过色彩晕染塑造面部骨骼与肌

肉结构，使人物更具立体感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真实感。

《明人肖像册》中的《刘伯渊像》在颧骨、眉弓、鼻梁等关

键部位的处理精准到位，结构转折自然，展现出前所未

有的写实能力。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3年入华，带来了带有明

暗效果的圣像画，对中国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需

要强调的是，明代肖像画中的“光影”并非西方绘画中基

于单一光源投射的明暗体系，而是一种结合面部骨骼结

构、通过层层晕染表现立体感的“类光影”技法。这种技

法更注重解剖结构的凹凸起伏，而非真实光照下的阴影

变化——它吸收了西方写实的“体感”，却未被其“光源

逻辑”所束缚。

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法在清代人物画中亦有体现，

尤其在处理背景与人物关系时。宫廷画家在绘制帝王

像时，开始运用透视法表现书架、家具的空间纵深感

——如《康熙帝读书像》中，桌椅与书籍的排列符合近大

远小规律，显示出欧洲绘画技法的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肖像画的发展历程，写实性始终是一

个动态演进的命题。从唐代以神韵为核心的“感觉的写

实”，到明清受西洋影响、以结构为基础的“分析的写

实”，中国画家对外来技法的态度始终是开放的，却从未

全盘照搬。无论是西域的凹凸法，还是欧洲的明暗法与

透视法，最终都被纳入“以线立骨”“重神轻形”的传统美

学体系之中，经过转化与再造，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

肖像表现体系。这种“吸收而不失本色、借鉴而不改根

基”的文化智慧，正是中国古代肖像画在世界艺术之林

中独树一帜的根本所在。

（作者系画家、建筑设计师、纪录片编导、艺评人）

唐代与文艺复兴的跨时空对话
■郑人刚

春意渐浓，衢州市太真乡的花树岭古道上野樱花盛

放，游人如织。距离古道不远的地方，一座整洁雅致的

书画院也引得不少游客驻足，展厅里一幅幅工笔画各具

神采，既有黄河奔涌、虎啸山林的雄浑气势，亦有牡丹盛

放的富贵吉祥、孔雀开屏的热烈绚烂，满目生机。

这座院落于 2025 年 10 月建成，以生于衢州籍画家

沈谊云命名。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在家乡建一座书画院，

如今这心愿终于实现。

艺无止境，传统出新

沈谊云，这位从衢江区太真乡走出的艺术家，现为

衢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

术师、浙江凌祥文化发展高级顾问。他的创作涉猎广

泛，走兽、花卉、山水、仕女，尤以虎与牡丹闻名。其作品

被多个重要场所陈列收藏。

沈谊云 1957 年出生于太真乡下槽坞的一户农家。

18 岁那年，他北上当兵。正是在军营里，他开始对书画

产生浓厚兴趣，坚持勤学苦练，并在之后进入鲁迅美术

学院深造。

艺路前行几十年，如今，沈谊云的探索更加深入。

“我现在更觉得对创作的研究是无止境的，不能总是走

老路，一定要有创新。以前画了太多传统的作品，现在

有了更多新想法、新思路。”

沈谊云书画院里陈列着几十幅他的精选作品，还包

括此前从未公开展出的新作。他画海，汹涌澎湃、惊涛

拍岸，连细密的水珠飞迸都历历可见；他画黄河壶口，万

马奔腾般的激流跃然纸上；他也画家乡山水，描绘衢州

江郎山的雄奇秀丽。

曾经，他偏爱鲜明浓烈的色彩，如今笔下出现了更

多清幽静谧的景致：淡雅的白牡丹，晶莹的绿葡萄，踏雪

而行的猛虎，玉兰花下优雅的白天鹅。他将白色画出了

丰富的层次感，白雪的寒冷、月光的清幽、天鹅羽毛的润

泽，都呈现出不同的质地，这让他的画作又多了一份宁

静与雅致。

归乡反哺，文化生根

常年在外漂泊的沈谊云，退休后决定回到故乡

定居。

2023 年5 月，位于衢江区太真乡的王家山未来乡村

正式开园。王家山以历史悠久的造纸文化闻名，将精品

文化村建设与未来乡村建设深度融合，全力打造纸文化

特色田园型未来乡村建设样板。

为提升乡村文化氛围，乡政府找到了本土艺术家沈

谊云，希望以他的名字建造一座书画院，并邀请他常驻

未来乡村，让艺术真正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

前后历时两年多，沈谊云书画院于 2025 年 10 月在

王家山村正式建成，毗邻村里的古法造纸体验馆。建筑

简约大方，窗明几净，设施完善，面向村民和游客免费

开放。

书画院落成后，沈谊云几乎每日来此创作，一画就

是半天。这一方院落，既是他陈列作品、创作研习的空

间，也将成为支持各地书画爱好者交流、写生、举办展

览，以及组织少儿研学的温暖场所。

据了解，太真乡未来将依托现有资源，以文化赋能

乡村建设，开发文旅、研学、康养等产业，带动村集体经

济发展，打响乡村知名度。而沈谊云书画院，正像一颗

文化的种子，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生根。

归乡反哺，文化生根——访衢州籍画家沈谊云
■本报记者 施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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